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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朋友新买了一只银渐层小
猫，手掌大小，软软的一团。大约是刚
刚断奶的缘故，小猫的情绪很不稳定，
时不时会抓伤抚摸它的朋友。朋友去
厨房给我准备水果沙拉和茶水时，小
猫挪到离我不远不近的位置，窝在沙
发上用一双水蓝色的眼睛打量我。我
在心中暗自赞叹上天造物的匠心独
具，拥有玻璃珠般清澈无邪的眼睛的
它真像一个小天使。它看我，我也看
它，我们互相对视着。房间里安安静
静的。小猫咪于是团成一个银白色绒
球安心地打起了呼噜。

“因为被看到，所以小猫觉得温暖
安心。”朋友笑了，太阳刚刚爬上隔壁楼
顶，阳台上花草的轮廓被倒映在墙面
上，我们仿佛置身光影斑驳的奇幻森林
里。朋友说曾经有位前辈跟她夸赞过
我，说我身上最大的优点是在别人说话
的时候，愿意看着别人。那时我们还年

轻，心想这算什么优点呢？时至今日，
我才渐渐领悟：被看到，才是每个生命
追求的终极目标。

王阳明先生曾说：“你未看此花时，
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
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意思是，人的
注视，赋予了鲜花的存在与美丽。人的
目光，如同水流，润物无声又蕴藏着雷
霆万钧的能量。

西方神话中便有用目光将他人变
成岩石和黄金的故事。《哪吒2》中哪吒
母亲殷夫人的牺牲让观众泪目，随着镜
头闪现，无论是哪吒顽劣调皮被同伴疏
远时，还是魔丸身份暴露被人间和仙界
背弃时，殷夫人始终温柔包容地注视着
孩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用伟大的
母爱补全了哪吒遭遇的所有不公和伤
害，给了他突破天元鼎的决心和力量。
无论是怨恨、贪婪还是关爱，都会透过
眼睛传递出来，影响着周边的世界。

有段时间，我尽量避免参加单位的
聚会，尤其担心和女同事们分到一桌。
整个饭桌看起来亲近热闹，其实空无一
人。她们自顾自地谈论着自家的喜怒
哀乐，透过每一个人的眼睛，我都能看
到一个个小小的世界，它有着自己的生
命和温度，独有一番喜乐和忧伤，而在
座的其他人，却像被推入水中的冰雕一
样，透明到没有一丝存在过的痕迹。如
果有一天，她们互相注视彼此的眼睛，
就会明白我们的苦乐并非不相通，自己
其实也并不孤独。父母子女、亲朋好
友、家国民族之间皆是如此。当你向外
看时，世界也因你的目光流转有了色彩
和温度。

太多时候，我们的心灵承受着情绪
与概念的冲击，像拍打沙滩的海浪，不
眠不休，所以我们竭尽全力去追求金
钱、权威、名誉还有美貌。只有在浪潮
退去的微小间隙中，才能露出原有的柔

软沙土和赤裸岩石，露出质朴、古老的
生命本质。这时，你看到一只螺壳，它
蜷缩在这里，小小的，独自经历着冰冷
海水的冲刷。它微微探出头来，去呼吸
新鲜湿润的空气，让阳光温暖地照在身
上。它很小，但一点都不脆弱。它期待
着被爱、被关注、被看到，像神话故事里
一样，一直在等待，当被目光看到的那
一刻，它才能拥有完整的生命和源源不
断的力量，从灰蓝深海一直游到浩瀚晴
空，张开羽翼去拥抱整个世界。

阳光漫过了半个客厅，小猫的绒
毛在暖光中根根晶莹发亮，似乎太热，
它慵懒地挪到我和朋友中间，换了个
舒服的姿势继续呼呼大睡。我们相视
一笑，继续闲聊。在这样一个温馨而
宁静的春日，万物复苏，时间缓慢地流
淌着，所有的烦恼和忧虑都被温暖的
阳光和轻松的氛围所融化，只剩下心
灵的交流与共鸣。

在我们老家有句俗话叫“孩
子娘耳朵长”。曾经，懵懂的我
对这句话充满了疑惑，不明白为
什么说孩子娘的耳朵长呢？为
此我还仔细观察过母亲的耳朵，
母亲的耳朵小巧玲珑，像两个小
元宝乖巧地藏在头发下面，怎么
也看不出哪里长。

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
渐在生活的点滴中找到了答
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母亲的

“长耳朵”无处不在。
小时候我是个假小子，和村

里一群男孩打得火热，爬树掏鸟
窝，下河捉鱼，偷玉米棒子烤着
吃，没事就拿着木棍招猫斗狗
……好像就没有我没干过的坏
事。因此“疯疯癫癫”的我也成了
受伤专业户，时不时身上就会青
一块紫一块。为了防止挨骂，我
常常掩饰自己的伤情，可是母亲
像是长了千里眼、顺风耳，总是能
精准地捕捉到我受伤的部位，还
能根据伤口形状大小判断出我是
爬树磨的，还是撵狗时摔的，甚至
还能根据我的衣服打湿程度说出
我是打水仗了还是偷着下河摸鱼
了。我惊讶于母亲的敏锐，仿佛
她真有一双神奇的“长耳朵”，能
听到我在外面的一举一动。

真正体会到母亲“长耳朵”
的威力是我被狗咬的那次。那
天，我和小伙伴们如往常一样在
村子里疯玩，经过一户人家时，
突然冲出来一只大狗，对着我们
狂吠。小伙伴们吓得四散而逃，
我也惊慌失措地跑起来，可那狗
却紧追不舍。慌乱中，我的腿被
狗一口咬住了，任凭我怎么挣扎
狗都不松口。我又害怕又疼痛，
撕心裂肺哭喊起来，狗的吠声，

我的哭声，伙伴的喊声，现场乱
糟糟的一片，此刻我多想母亲就
在我的身边。

仿佛是有心灵感应，母亲手
里拿着长木棒从家里冲了过来，
她把我护在怀里，用木棒赶走那
只疯狗后，立刻抱着我去了诊
所。一路上跑得满头大汗。处理
完伤口，我小心翼翼地问母亲怎
么会知道我遇到了危险。她诙谐
地和我打趣“你的尖叫女高音，整
个村都听到了，我还能听不到？”

从那以后，我对母亲的“长
耳朵”有了更深的理解。母亲的

“长耳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耳
朵长，她的“长耳朵”是一种本能，
是一种母爱的体现，是她对孩子
那份深深的爱和牵挂。她时刻关
注着我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哪
怕是最细微的变化也逃不过她的
眼睛。尤其是在我生病的夜里，
即使隔着一堵墙，我一声微不足
道的呻吟都能把她惊醒。她的耳
朵不仅长在了心里，也长在了对
我的牵挂之中。

当我远离家乡，踏上求学之
路，母亲的“长耳朵”依然伴随着
我。每次打电话回家，她总能从
我的语气中察觉到我的情绪变
化。如果我稍有疲惫或不开心，
她便会不停地询问，直到确定我
一切安好。即使相隔千里，母亲
的爱也从未有丝毫减少。

如今，我已结婚生子自己做
了母亲，更加理解了“孩子娘耳朵
长”的含义。其实每个母亲都有
一双“长耳朵”，她们的“长耳朵”
是一种无私的母爱，一种默默的
守护，一份温暖的亲情密码，承载
着所有母亲对孩子深深的爱意，
永远倾听着孩子们的声音。

休息日午后，我去野外挖荠菜。
出门前，我对母亲说：“今天晚上，我包
荠菜馄饨给您吃……”母亲问我：“你
认识荠菜吗？”

嘿嘿，我当然认识啦。
从小到大，我不爱吃馄饨，除了荠

菜馅儿的，而且还特别馋这一口。每年
开春后，母亲常去地里挖荠菜，为我包
馄饨。小时候，我跟在母亲后面，看着
她挖。母亲现场教学，让我学会如何辨
认荠菜。挖荠菜颇费功夫，有时我等得
不耐烦，就催她赶快回去。母亲总是笑
着说：“一筐荠菜半日功，要仔细挑选长
得好的荠菜，那吃起来才香呢……”

回家后，母亲将荠菜择好，洗净，焯
水，然后剁成细馅儿，拌入精肉、鸡蛋、
木耳、葱末……然而，母亲从来不往荠
菜馅儿里，放姜末和香油之类。她一直
清楚地记得我的喜好，知道我不爱吃那
些东西。煮好荠菜馄饨后，母亲总要先
盛一碗给我尝鲜。看我吃得狼吞虎咽
还连声说：“真香，好吃！”母亲便露出开
心而满足的微笑，仿佛忙碌了半天，就
是为得到我的一声赞赏。

春天的田野，阳光明媚，暖风和

煦。我蹲下身体，拨开枯黄的草叶，一
簇簇嫩绿的荠菜，便跃入眼帘。它们
像顽皮的孩子，躲在枯草丛中，静待有
心人来寻。荠菜舒展着锯齿状的叶
片，像一把把撑开的小伞，闪烁着细微
的绿光。荠菜在寒冬蛰伏，待春风吹
来，便早早钻出地面，仿佛在告诉人
们：春天来了。现在，我还记得母亲说
过，要选叶片肥厚、根茎粗壮的荠菜，
做出的馅儿才鲜嫩；而且还要连根挖
起，荠菜的香味就不会很快流失。

大半个下午，我挖满一篮荠菜。
到家后，母亲想帮忙。我将她按在沙
发上坐下：“您先看会儿电视吧，不懂
的地方我就问您……”现在煮饭烧菜，
哪里还需要人教，网上都有呢。其实，
我心里想的是：母亲为我做了一辈子
爱心荠菜馄饨，现在年纪大了，还要为
我操持家务，就让我为她做一次孝心
荠菜馄饨吧。

在厨房里忙活半天，荠菜馅儿终
于做好了。临包馄饨之前，我突发奇
想，如果在荠菜馅儿里加点荤油，可能
味道会更好。我没有多想，立即打开
冰箱，拿出前些天熬好的猪油，溶解后
拌入荠菜馅儿里……

馄饨熟了，我先盛好一碗，喊母亲
来吃。母亲夹起一只馄饨，放在鼻子
下使劲闻着：“嗯，真香啊……”我像一
个等待老师批改作业的小学生，垂手
站在一旁，心里既期待又紧张。母亲
刚吃了两口，突然停下，脸上有种奇怪
的表情。我心里一紧：“妈，不好吃
吗？”母亲迅速恢复成原先的样子，连
声说：“哦，好吃，很好吃……”然后就
大口吃起来，边吃边夸奖着。此时，我
心头一松，像是通过了老师的作业检
查。我不由得笑了。那一刻，我似乎
成了多年前的母亲。

吃完馄饨，我去散步。回来后，看

见母亲半躺在沙发上，手按住右上腹，
使劲地揉着，满脸痛苦。我吓了一跳，
赶紧上前询问：“您怎么了？”母亲说：

“好像胆囊炎犯了。”我这才猛然醒
悟。母亲患有严重的胆囊炎，我小时
候曾见她疼得汗如雨下，发寒发热，呕
吐不止。后来看好了，但病根还在，平
常碰不得一点儿荤油。

我也想起来了。那天熬荤油时，我
还问母亲：“您不吃荤油，还熬它干啥？”
母亲说：“给你们吃啊，换换口味……”
这才过去几天啊，怎么就忘了呢？

我赶紧下楼买药，一路上自责不
已，心里充满愧疚。那一碗所谓的孝
心荠菜馄饨，竟伤害了母亲的身体。
而母亲，明知馄饨里有荤油，可她没有
拒绝，还是吃得那么香。有时候，我们
自以为是的情感表达，与母亲心里的
爱相比，竟是那样无心、肤浅和草率。

吃完药，母亲舒服了一些。我向母
亲“检讨”，母亲却说：“这不是你的问
题，人老了，身体就爱犯老毛病。不过，
你做的荠菜馄饨，真的很好吃……”

我抓着母亲的手笑着，眼泪却忍
不住流了出来。 春日的早晨渐暖，我开始晨

起锻炼身体。对我来说，每天晨
练的风景不是东方渐变的橙色
霞光，也不是周围的浅草花树，
而是活跃在霞光中的一支太极
拳队伍。

这支队伍共有七人，都是年
龄六十多岁的老年人。每天他
们都会身着统一的白色中式服
装，整齐地站成两排，领头人在列
队前方，带领大家在一块较大的
空地上热身，接着开始行云流水
地展示一套完整的太极拳。

那天，我提早停下脚步站在
一旁，与一位晨练的阿姨一同观
看他们的太极拳表演。领头人
一声令下：起势！太极起势要自
然，含胸拔背头顶悬。屈膝松腰
向前看，松肩垂肘气丹田。队伍
便开始跟随他进退神速，身似猿
猴，手如运球，浑圆一体，整齐划
一。再一看，他们个个白袖清
风，神色自若，身体似在春风中
荡漾，怡然自得。

我不禁夸赞说：“你们这个
太极拳队伍，还挺有意思的，队
伍里的虽说看起来都六十有余
了，但看着很精神。”身旁的阿姨
笑笑：“你别看他们现在一个个
面色如春，队里好几个人以前都
是病恹恹的。”

好奇之下，我向这位阿姨打
听，才得知这支太极拳队伍中一
些人的故事。

那位领队曾是一家小饭店
的老板，原本生意做得略有起
色，却遇上了骗子，积蓄被掏空
后又碰上了疫情，辛苦经营二十

几年的饭店最终还是没能维持
下去。眼看自己辛苦了一辈子
的事业就此结束，他也曾抑郁过
很长一段时间，但最终却在每一
套太极拳里释放了自己。

还有第一排中间的那位，曾
被医生告知活不过三年，绝望之
下他死马当活马医，开始注重饮
食，锻炼身体，现在是他被医生
下“判决书”的第五年了。

第二排右边那位，曾是别人
口中的赌鬼，他生活中唯一的爱
好就是打牌喝酒，妻子接受不了
他的恶习而与之分道扬镳。他
人到中年才幡然醒悟，找了份工
作，好好生活，也在太极拳里寻
找到了那个松弛又自信的自己。

还记得大学时候，选修课的
老师曾讲过：“打太极，一要静，
二要松，才能通。”静是心静，心
静才能有所悟。松是松弛，关节
全松开，四肢随人所动，兀自伸
缩。只有这样，太极才能打通，
通了自然而然就能越学越好。

听完这支队伍每个人的介
绍，我终于明白他们为何能将太
极拳打得如此沉稳有力，因为其
中的每个人都在这一步一挪、一
拳一掌中清净了自己，释放了自
己。原来，太极拳不只是一种简
单的锻炼身体的方式，还是人生
经过历练后的心静如水、波澜不
惊，如果达到了沉静的地步，什
么挫折还能伤害到他呢？

看着春日下的太极拳表演，
我想接下来也要如他们那样，在
浮躁的时光中找到静与松的技
巧，找回属于自己的春天。

自从家里买了车，我就开始
开车上班，每个月从老婆那里支
取1000块的车油钱。

偶然发现公交车旁的一家医
院外可以免费停车，还有人看
护。我的心思动了一下，如果能
从1000块的车油钱里省出一点，
那可就是我的私房钱了。于是，
我早上开车出门，把车停在那家
医院的停车场，然后再坐公交车
去上班。晚上下了公交车，再开
车回家。

这样默默坚持了半年，每个
月可以攒下将近800块，可观的
一笔私房钱，神不知鬼不觉的，
心里暗暗得意。有了钱，胆子好
像也大了。我的手机出了问题，
就向老婆申请，买一款新手机。
老婆答应了，问我打算买什么款
的手机，我顺便说苹果6。老婆
一听，瞪大了眼珠子，眼神由惊

奇变成愤怒，开始用刻薄的语言
抢白我。

我那个气啊，不就一个苹果
吗？不就几千块吗？你不给我
买，老子自个买！

我用私房钱买了苹果6，扬
眉吐气的感觉真好。

得意了没几天，老婆向我宣
布：“你的车油钱，每月 300
块。”我刚要申辩，她说：“停车
的地倒是挺安全！”

“你跟踪我？”我大叫，“不带
你这样玩的！”

“谁让你那么气盛的？”老婆
笑眯眯地说。

“我气盛吗？”我反问道。
“自个掏腰包，买了苹果6，

还不气盛？”老婆不慌不忙地说。
啊，真是“气盛”惹的祸，

“气盛”，断了我的财路，后悔
死了。

气盛惹的祸
王俊星

牧归 汤青 摄

从前年开始，我的生活里
多了一个新角色，“养老院”院
长。这个“养老院”是迷你型
的，住客只有两位，就是我爸
我妈。养老院的地点就是我老
家的房子。

在这个迷你养老院里，我身
兼多职，既是校长，规划着日常
生活的点滴；也是校工，打理着
家中的一切琐事；更是厨师，负
责为爸妈准备一日三餐；偶尔，
我还得化身为司机，带他们外出
散心或就医。老家的房子，因为
有了爸妈的笑容，变得格外温
馨。它是我心中最独特的“养老
院”。

说起来，家里的“权威院
长”其实是老爸，老人家86岁高
龄，依旧精神矍铄。他算是带资
入驻，底气自然很足，对餐桌上
的每一道菜，每一瓶酒，乃至早
餐麦片的口味都有严格的要求。
我这个“院长”，更像是他的助
手，需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每
一个决定，不能越雷池半步，否
则会遭不听辩解的埋怨，倒不是
这位“院长”不讲情理，而是人
家重度耳背，沟通非常困难。

说到护理，老妈才是真正的
“专家院长”。她服药，洗澡，上

呼吸机，甚至穿衣，都需要我细
心陪护。尤其是晚上戴呼吸机
时，我得使出浑身解数，哄着劝
着，甚至偶尔还得“威胁”一
番，才能让她乖乖配合。妈妈的
小脾气和那份倔强，总是让我既
心疼又好笑。

每隔半年，我就会回老家当
两个月的“院长”。那段时间的
每一天，都在为爸妈的健康和生
活忙碌着，虽然身体倍感疲惫，
但心中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感。这份陪伴，是任何物质都无
法替代的宝贵财富。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
暂。去年五月，妈妈突然离世，
那个温馨的小小“养老院”也解
散了。每当回忆起与爸妈共度的
时光，心中总是充满了无尽的思
念和不舍。妈妈，您在天国，是
否还是那样坚强与洒脱？我相
信，无论在哪里，您都是那个独
一无二的“院长”。

“子欲养而亲不待”，原以为
未完待续，哪知一转身，早已物
是人非。生活没有彩排，每天都
是直播。愿我们多珍惜与父母共
处的时光，珍惜亲情的珍贵，这
样当你以后“转播”时，心中就
不会有遗憾。

一封狂草从远方飞来，你们被告知
我，就要来了

扬师的白酒瓶紧张得瑟瑟发抖
烧鸡、烤鸭飞上餐桌
七八张椅子迅速排好
杯子们拉开包抄的阵式——
干！你说，哥儿们

我们一下子豁开胸膛

几颗鲜活的心齐刷刷跳动

粗犷的笑声从酒花中迸出
我们举起豪情碰响青青岁月

整个下午，瘦西湖摇摇晃晃
五亭桥醉不成步子

（注：句中的“扬师”即扬州师范学
院，现已更名为扬州大学。）

我们坐着风降落在蓝色的岛
鸟儿好奇地问，你们来自何方
我们用木头筑起金色城堡
蔷薇爬满篱笆
在小河里留下倩影

蒲公英在风中吟诗
花蕾藏着远古的秘密
风雨摇晃了夜色
橘黄色的台灯兀自站立

我们坐着风阅读蓝色的岛

金色的故乡

地上站起三间土屋
你靠窗站成一根蜡烛
风雨无阻，照亮我们回家的路

地上站起三间砖屋
我们在那里笑，在那里哭
静谧的夜晚把心事向你倾诉

天上飘来一朵祥云
是上苍赐给你的金屋
我仰望，看见你的幸福我听见了春风的声音

她把能亲近的都刮得呼呼作响
包括那一树最先盛开的桃花
那几棵吐芽翠绿着的垂柳

有早晨矜持在我窗户的几朵云
看着就像在预谋着什么
还有远处中国尊清晰的样子
简直是英姿飒爽

听，这是春风的声音
带着花的香芽的香在传递
带着万物的蓬勃和再生
带着我的向往和期冀呼呼作响

根的故事

没有雪的覆盖
落叶被风吹走
根裸露了一个冬天
还是醒过来了

向下生长
沧桑的脸上布满坚定
利爪般苍劲地深入泥土
不停歇的努力
一直都是为了枝叶的茂盛
花的芬芳和果的香甜

而她一直在沉默中
像憩息在她怀里的荠荠菜
悄然无息

风 带来远方的讯息
我们将要离开这里
屋后的绿湖呜咽 无声
把悲伤变成一圈圈涟漪

那碧绿神秘的 澄澈清晰的
都曾是它

那言笑晏晏的 嬉戏打闹的
也曾有我

从白天到黑夜
屋后的一汪湖水静静流泪
远去的车马声里
清波仍荡

记N年前的一次扬州城相聚

大吕

蓝色的岛（外一首）

娄权

屋后的湖
杨思雯

春风的声音（外一首）

王玉瑞


